少年走过青葱年少      肆拾染
壹

向何终于又见到他了。她坐在靠墙的一侧中间的位置，安静地翻着一本杂志。向何镇定地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坐到她前面等她认出自己。”

温雅，来得早！我跟你说，昨天呐……”

温雅合上书，和刚来的女生聊得火热，刚才的安静不复存在。

对了，这才是当时见到的他，向何又略有些失望的感觉.

贰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补课时。那是还在准备中考。仲春时依旧不甚暖。向何早早去了补习班想着先见老师总会好点。一间地下室，老师没在，一个人都没有。他摸索着找了个凳子坐下。只有一个窗子晃着亮光，刺得眼痛。

外面一阵轻快的吵闹声，灯被啪得一下打开。女生的惊叫声引得老师下来看。向何至今依旧记得她那副见了鬼的样子。

“温雅，语文作业是？”向何在座位上忸怩了半天决定以一个俗但无懈可击的理由说了第一句话。

“哦，没有吧。”

向何站在桌子边，静静地看女生翻着书页。随意地歪头笑。                

“唉你记得我不？咱两一起补过课。”

“补课？不记得了。”

温雅抱歉地眨眨眼。

“嗯，因为你基本上全逃了。”

叁

向何知道温雅有男朋友。他是刚知道的，但也不算晚，毕竟算刚认识。看得出两人关系很好，不在一个班却总是等着对方。向何看着温雅笑得很甜就觉得很开心。那两个人站在一起很搭，可向何依旧想光明正大的现在她身边。至少是个特殊的朋友。

“有作业没？”

“没有。”温雅习惯了有这么个人每天问作业，其实语文基本上就没作业。

“诶我不信。”

向何坐在他前桌的位置，看她翻着杂志。

“我说没有就没有，如果真没有难不成你跟我姓？”

她抬眼挑眉。

于是，向何改叫了温何。

“弟啊，走，跟姐抱作业去。”

     温雅一招手，向何就屁颠屁颠地跟上了。

向何没话找话的说政治怎么那么难背。全班就三个下60分了，温雅笑着骂他傻。测试时全班都翻书抄就他一个自己写。转过楼道时温雅有一瞬愣了一下，随后又继续嘲笑他。向何回顾却发现温雅男朋友在楼道尽头和一群女生玩的很嗨。“怎么不打招呼？”向何小心地问，温雅摇头说没必要，又开始聊其他事岔开话题。

他看得出温雅并不开心，可他却觉得内心欢喜。他终于可以站在他她身边，光明正大。

肆

向何是个很乖的孩子，他默默的守着内心，那一片无人感受到的晴雨。向何瘦瘦高高的，放在过去，一定是个被各路女鬼看上的白面书生。温雅也打趣过他“我弟长的白白净净的一个唐僧样”。有个女孩红着脸表白，结果他面红耳赤地连忙摆手，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被温雅知道了之后他笑的花枝乱颤，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向何想，这样就够了。

温雅说，你小子，估计找不到女朋友了。

于是向何答应了去一个文雅也会去的生日会。虽然他跟那人不熟，虽然他以前从来不参与，虽然他觉得这跟温雅说他找不到女朋友没关系。这几天的温雅，在别人眼眼里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不向何却觉得温雅一定发生了什么。她如今的开心都不正常，明明笑的很开心，却总觉得笑不进心里。有时笑着，却突然安静下来了下来。向何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可他却不知道。这让他很焦躁。

于是得温雅会去他就答应了，温雅也很惊讶，为照顾想和平时不来KTV的他，便给向何打电话说要接他，向何乖乖说好就站在楼下等。他抬头寻觅温雅却看到了一个身影，她男朋友，拉着另一个女孩，笑的很温柔。

“傻弟！”温雅唤回出神的他，他撇撇嘴，不经意的提了一句”似乎看到你男朋友了”，温雅耸肩说估计是你看错了就是毫不在意的拉他上楼。

向何不喜欢这种地方，光线很暗，却又有足够的色彩肆意充斥着。觉得浑身都不自在。他跟在温雅旁边。温雅脱了外套，向何就默默帮她抱着。她一杯一杯倒酒，他就看着她谈一杯一杯递出去，生怕她自己不喝了。所以此刻，在哪里反倒不重要了。

温雅倒完后开始自己喝，向何伸手去拦却被误以为要酒。他愣愣的接过她递来的酒小抿了一口，才知道原来这么涩。

是他不喜欢的味道。

温雅不会听他的劝告。向何明白这一点，他就默不作声地陪着她喝。

他没有问发生了什么。

酒味充斥在口腔里，肺腑，脾脏，心肝。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喝酒的人会哭泣，其实都是被酒气熏得。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oh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oh~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照亮我前行”

……

温雅听到这首歌就愣住了。她开始啜泣，站起来就往外跑。

这里的灯红酒绿不属于她，这里的热闹融洽也不属于她。

他拿着外套就追上去，看见她蹲在一个路边不起眼的角落里。风很大，吹得她头发在飞，吹得天昏地暗，吹得他心在痛。他慢慢蹲下来。

“他走了”，她声音有点哑，“我不伤心，我只是怀念。”

温雅没有抬头，声音明显有哭过的痕迹。他不说话。

“说好会陪我去S城的……”

他为她披上外套，两个人都沉默着。没有人打破这份默契。他看着她，觉得眼睛有些涩。

伍

以后的日子过得平淡。两人的却因为那天变得更亲近。

向何数着指间流过的时间，发觉原已接近仲冬，两个人都在文科班，即使卷子粗暴地对待每个人，时间反而变得温柔，

温雅换了大框眼镜，度数也增了不少。向何第一次看到这个新眼镜觉得她有些像Hello Kitty。温雅给每科准备了一个比砖头还要厚的本子，摞起来捆在一起可以砸死人。向何的笔记密密麻麻，有轻微密集恐惧症的他打了个冷战就啪地合了起来。

向何静静地看着她，而她却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发呆，有一次说话的时候她居然也走神。那天的事虽然没有再被提起过，但向何却在心里默默地疼着，他觉得自己可以难过，但她不行。他见不得她难过。

“喂？圣诞快乐！”

向何接到温雅的电话，她的声线里溢满了开心。

“你在哪儿？”

向何温柔地问，听着她应该在外面。

“哎呀，快，我在老街，过来帮我堆雪人！”

温雅笑得甜腻，向何安嘱了几句就奔向老街。

他看见她站在雪里，外套帽子边沿落满了雪，毛茸茸的像只小动物，天不亮，他却像在走向光。

他拍拍她藏在帽子里的脑袋，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给她系好，她安静地等他做完这一切才嫌弃地嘀咕了一句“我才是你姐”。他笑笑没反驳，她就是一个别扭的要人照顾的小孩子。他看着她不满地噘嘴，指着一团不明物嘲讽。

“那是你的雪人？”

她哇哇叫着抓起一团雪砸了过去。向何险险避过之后也毫不客气地反击。

等他带着手残的温雅堆完一个歪鼻子胖身子的雪人已经该吃晚饭了。她拉着他的袖子跑向路边热气腾腾的小吃摊，扔开湿漉漉的手套，叫了两份拉面就开始互相嫌弃对方把衣领、帽子、头发、眼镜弄得全是雪。

向何看着温雅被冻得发红的脸，却只能安安静静的帮她挑净碗里的香菜。她一边对着手哈气，一边小声地抱怨忘记告诉老板不加香菜，还一边发这消息。向何听她手机震个不停就打趣说业务繁忙啊，招的温雅白了他一眼。

“以后是要去S城吗？我陪你一起去吧，反正我也想去。”

向何闷声说，他吃着面没抬头，温雅“嗯？”了一声就关了手机。

“你刚说什么？”

温雅挑着面吹着，浓浓的面香四溢，暖暖的。

“我说我们到时候一起去S城。”

温雅愣了一下，继而说好。向何微笑着心里很安静，是那种万事安宁的静。

“我放歌给你听啊？那阵子你不是很喜欢那首歌吗？”

向何这一阵子很累的备考，有时间就和温雅听听歌放松一下。他昨天想起来原来温雅常哼的一首歌就顺手下载了下来。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oh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oh~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照亮我前行”

……

温雅一阵钝痛，像心在缩水，被拧紧。她忍着痛，笑了一下说：“你帮我把辣子……放多了……”

后半句已经被哭腔掩过，哽咽在喉中难上难下。

“都是我不好……下次我注意……”

温雅趴在桌子上，听不见哭声。果然还是忘不掉之前那个混蛋啊，连一首歌都可以让她哭泣。手机屏幕此时突然亮起来，上面一行记录很刺眼。

“你回来好不好？”

“我要走了。”

“去哪？”

“离开这里。”

“S城？”

温雅还没回消息，向何想难道她要离开吗？

大雪扑簌扑簌地落下，像在向何心里那场纷纷扬扬下了许久的雪。

陆
向何的右眼皮在跳。从考英语开始就觉得心慌慌的。焦躁的情绪让他不安，尤其是直觉告诉他温雅有事。

他把卷子写得飞快，还有三十分钟时可以交卷。向何把胶带、笔什么的东西全部塞进包里就冲了出来，仿佛整个考点只有他一个人在动。

他静静地站在温雅考场窗口，倚在栏杆上看她涂答题卡。

还有二十七分钟。

他想起一起写作业时温雅遇到难题时总会先咬下唇，写数学时她总会习惯性咬指甲。做错了她会说“凭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她会写着完形就突然哼起歌来。如果无聊了就会拍拍坐在对面的他，两个人就听听歌，日子平淡时总过得很快。

还有二十分钟。

他想起温雅在吃拉面时享受温暖的样子，想起打雪仗时她不时的惊叫，想起她拉着自己奔向小吃摊时突然红了的脸。

还有十五分钟。

他想起自己在初识时的笨拙与羞涩，想起有事没事就去问她有没有作业。想起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书的侧脸。

还有十分钟。

他想起她慢慢蹲在墙角，想起她低声啜泣，想起她出神的间隙如同忘记了所有，想起她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安然。

还有五分钟。

然而此时想起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她交了卷子走出来看到了他。

她踱步，他也就不着急听结果。

“对不起傻弟，我要走了。”

终于还是说了，像鼓被重重的敲了一下，而他却又突然松了一口气。

“没事，我已经知道了。”

向何笑着挠挠头。其实他想揉揉她的头发。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如果有一天，你要远行，那我一定会笑着帮你收拾好行李，叮嘱你要注意身体。因为我不想看到你难过。因为你难过会让我难过。

柒
向何收到了温雅在S城发来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笑的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喂？傻弟？我们一起来新年倒计时吧。”

向何接着电话，听到了熟悉的，让他甚是想念的声音。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喜欢你。”

向何轻声对着话筒说。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遮过了温雅的回答。

向何轻轻挂了电话，他舍不得让她打长途。

“我在这里等你。”

向何看着短信，烟花绽放的肆意。

三、二、一……嘘，听见了吗？

我也喜欢你。

